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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企业知识基础理论，从本地与海外知

识互补的角度，选择 61496家内外资科技企业 150428个

样本点，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不同知识禀赋内外

资企业如何利用不同供应链合作伙伴的知识提升其创新

绩效,并探索研发合作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

现，对拥有海外知识优势的外资企业来说，具有本地知识

优势的本地客户能够有效补充其本地知识的不足，提升

其创新绩效，并且来自本地组织的研发合作能够正向调

节此过程；对拥有更多本地知识的内资企业来说，具有海

外知识优势的海外供应商能够有效补充其海外知识的不

足，提升其创新绩效，且此过程也得到企业研发合作的正

向调节。文章从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视角，探讨具有

不同本地与海外知识禀赋的内外资企业如何差异化利用

供应链合作伙伴的知识提升其创新绩效，对研究企业对

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创新管理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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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创新复杂程度的提升，开放式创新成为企业寻求多样化创新资源、弥补自身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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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不足的重要途径，寻找和整合创新链合作伙伴的知识、寻求研发合作成为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Teece，2014；Hannigan等，2015）。一些研究认为，企业供应链

上的合作伙伴如供应商、客户的知识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有重要影响（Nieto和

Santamaría，2007；Baldwin和 Von Hippel，2011；Clegg等，2013；黄千员和宋远方，2019；
吉利和陶存杰，2019）。现有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单一供应链合作伙伴

比如供应商（Clegg等，2013；李勃等，2020；祝明伟和李随成，2022）或者客户（Dyer和

Nobeoka，2000；Baldwin和 Von Hippel，2011；Fidel等，2015；吴祖光等，2017）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其次，同时分析供应商和客户的同一特征比如集中度（黄千员和宋远方，

2019）、多样性（Nieto和 Santamaría，2007）或者相互作用（杨金玉等，2022）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论述不同知识禀赋企业对两者的差异化互补性需求（Holl等，

2014）。基于知识基础理论（Grant，2013），本文认为内外资企业知识禀赋存在差异，因

此他们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创新合作也存在差异（Mezias，2002）。对具有海外知识优势

的外资企业，应考虑从本地化的合作伙伴比如本地客户获取知识，与其海外知识形成互

补（Un，2019）。对具有丰富本地知识的内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供应商获得更为丰富的

海外知识，与其本地知识优势形成互补。同时，研发合作是促进供应链合作伙伴知识特

别是隐性知识向企业转移、整合的有效手段（Husted和 Michailova，2010），在内外资企

业对本地客户和海外供应商知识的整合、利用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因此，本文拟从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角度，依托 2008—2017年 61496家内外资

科技企业 150428个样本点的非平衡数据库，实证检验两个问题：一是对具有海外知识

优势的外资企业来说，具有本地知识优势的本地客户对其创新绩效是否有显著正向影

响及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二是对具有本地知识优势的内资企业，具备海外知识优势的

海外供应商是否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及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从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视角，聚焦不同知

识禀赋的内外资企业，探讨特定客户和供应商群体在不同知识禀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

不同作用，完善了供应链上创新合作伙伴选择的理论；第二，突出特定研发合作在管理

企业供应链创新合作伙伴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了供应链合作伙伴研发合作相关的

理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企业知识基础理论认为，知识是维持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关键资产，个体和组织之

间的知识差异使企业可以从外部创新合作伙伴获得互补性知识（Kogut和 Zander，
1993；Grant，2013），更善于获取、整合外部知识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优势（Teece，
2014），企业的供应链合作伙伴比如供应商与客户能为企业带来大量的互补性知识。

 （一） 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外资企业的资金来源遍布全球，在海外知识网络中的嵌入程度较高，比内资企业拥

有更丰富的海外知识（Scott-Kennel和 Giroud，2015），这些海外知识可以帮助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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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方面享有外来优势（Un，2019）。这种外来优势体现在外资企业的资金来源往往

具有国际视野和明确的投资方向，通过投资选择可将知识和创新直接转移到企业（Bald-
win和 Von Hippel，2011），帮助企业创新产品，将新产品或者服务引入当地市场。此

外，外资企业的员工更容易形成全球化思维模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和转移知识

 （Un，2019）。基于这种创新上的外来优势以及对互补性知识的需求，外资企业可从当地

知识禀赋更高的本地客户那里获得互补性知识。客户作为企业重要的创新来源，为企

业创造了市场（Hienerth等，2014），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方面，客户能够为企业带

来满足他们需求的新产品或者服务的新想法（Mahr等，2014），且不受企业文化或操作

惯例的约束（Poetz和 Schreier，2012）。另一方面，客户倾向于与企业分享想法，期望企

业能够投入资源和技术生产出满足他们需求的新产品或者服务（Franke和 Schreier，
2010）。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客户获得更多的创新知识。同时，相较于其他合作伙伴，客

户的知识尤其是终端用户的知识，往往更本地化，本地客户对企业现有产品或服务的满

意程度以及当地其他客户的偏好包含丰富的本地知识。外资企业可以从本地客户那里

寻找新产品的创意，从而将海外知识与本地客户的本地知识相补充，开发出既符合当地

需求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Lukas等，2013）。

综上所述，基于外资企业和本地客户知识互补性的考虑，本文提出假设 1。
H1：本地客户能够提升外资企业的创新绩效。

 （二） 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紧密的关系和对国内市场的关注，当地市场是内资企业的主要市场（Mata和

Freitas，2012）。内资企业拥有比较丰富的本土知识，比外资企业更容易获得有关当地

市场条件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具有创新的本地优势（Un和 Asakawa，2015）。一方面，内

资企业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以及对当地知识网络的更高融合，使他们能够不断创新、生产

出符合当地客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有效满足当地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内资企业具

有较为成熟的、能够满足当地客户需求的商业模式和理念，熟悉当地制度环境，有能力

在当地的制度、规范和法规内进行管理（Peng，2002），为其更好地开展创新活动提供管

理优势（Martin，2014）。同时，对当地市场的深耕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内资企业对国际市

场的关注不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海外知识的欠缺会影响企业创新竞争力的提

升。内资企业可以通过与拥有更多海外知识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合作，补充其海外知识

的不足（Perri等，2017）。

供应商作为重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为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其他投入来帮助企业生

产或改善流程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Un和 Asakawa，2015）。供应商和企业建立

了相互依赖的长期关系，双方人员存在持续合作与互动，有利于跨越组织边界转移各自

的知识，从而促进创新（Squire等，2009），使合作双方从中获益。此外，为了提升自身的

竞争力，供应商有强烈的动机推动其客户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因此，更有可能分享知识

以改善客户的产品和流程，从而使企业可以相对轻松地获取供应商的知识。一般来讲，

海外供应商不仅向内资企业及其直接竞争对手销售产品或服务，还向其他国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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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销售，这使得海外供应商对前沿产品的应用更为了解（Un和 Asakawa，2015；Un，
2019），从海外供应商那里获得的相对全球化的知识可以补充内资企业海外知识的不

足，提升其创新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海外供应商正向影响内资企业的创新绩效。

 （三） 研发合作的调节效应

一些学者发现，研发合作能够激励合作伙伴之间知识的转移、整合和新知识的创

造。首先，正式的研发合作减少了知识溢出中知识转移的激励问题（Husted和Michail-
ova，2010）。其次，研发合作不仅能促进显性知识的转移和整合，而且能通过合作双方

人员的交流，促进创新价值更高的隐性知识的整合（Takeishi，2002）。最后，研发合作为

合作双方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条件和利益分配机制（Dyer等，2004），有利于创新知

识的整合与利用。

本地客户的知识能够正向影响外资企业的创新绩效，为了更好地提升对本地客户

知识的整合效率，具有外来优势的外资企业需要引入更了解本地知识同时具备全球视

野的当地大学、科研院所甚至竞争对手进行研发合作，这种研发合作能够促进本地知识

的转移、整合，有利于减少外资企业创新与客户需求特征之间匹配的不确定性（Nahuis
等，2012）。因此，与具备本地和海外知识的组织或个人的研发合作会提升外资企业对

本地客户知识的消化和吸收能力，提升外资企业的创新绩效。

同时，由于海外供应商不是直接向终端客户供应产品或服务，而是通过向企业销售

原材料、中间品和服务来间接提供产品，供应商可能无法直接了解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和

偏好，往往对区域的市场特征不够敏感（Govindarajan等，2011），海外供应商多样化销售

渠道所形成的知识的广泛性，使内资企业需要通过研发合作促进知识更有效地转移和

整合（Un和 Asakawa，2015），这需要内资企业加强研发合作，合理利用、整合海外供应

商提供的海外知识。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和假设 4。
H3：研发合作能够正向调节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H4：研发合作能够正向调节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依据研究假设，本文提出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从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角度来

看，具有海外知识优势的外资企业（Un，2011），能够从具有本地知识优势的本地客户获

取互补性知识，提升其创新绩效；具有更丰富本地知识的内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供应

商获得更丰富的海外知识，与其本地知识优势形成互补，有效提升其创新绩效。同时，

研发合作是促进本地客户和海外供应商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向企业转移、整合的有效

手段（Husted和 Michailova，2010），在内外资企业对本地客户和海外供应商知识的整

合、利用中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的科技活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每年对全市范围内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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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活动企业的创新和经营情况进行统计①，形成了包含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科技成

果、经济产出等相关信息的 2008－2017年的年度数据，剔除部分无效数据，最终得到

61496家科技企业 150428个样本点，构成了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库。其中，内资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有限企业和有限责任企业）49766家，

128130个样本点；外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国港澳台地区企业）11730家，

22298个样本点。

 （一）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创新绩效（hts）：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高新科技来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和技

术含量，以达到更高质量的企业创新（余吉安等，2020），为了更真实地衡量企业的创新

效率，本文采用已经实现创新商业化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衡

量企业创新绩效。

 2. 解释变量

本地客户（users）：本文中数据库里的企业均是在上海地区经营的企业，32.7% 的样

本点的产品或服务会投向上海地区，63.75% 的样本点的产品或服务会投向国内其他地

区。本地客户和企业物理距离的临近，使本地客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满足其需求的特

性包含较多的本地知识，考虑到上海地区相对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企业可以

在上海本地客户的知识获取中，创造出更好地满足多个区域客户需求的新产品以及服

务，因此本文采用是否有上海客户为虚拟变量衡量是否有本地客户，是取 1，否

取 0。
海外供应商（supf）：本文采用主要原材料、半成品（服务）供应商是否来自海外作为

海外供应商虚拟变量，是取 1，否取 0。
研发合作经费支出（efo）：本文采用企业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衡量

 

本地知识优势

H1
正向

正向
H2

H3 正向调节

H4 正向调节

外资企业：海外知识优势

研发合作

内资企业：本地知识优势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本地客户

海外供应商

供应链
合作伙伴

海外知识优势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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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合作经费支出。

 3.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age）、所属行业（ind）、是否高新技术企业（ht）也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

影响，本文参考柳卸林等（2018）、张珺涵和罗守贵（2020）的做法，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的具体含义

类型 变量 名称 含义

被解释变量 hts 创新绩效 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收入/总收入

解释变量 users 是否有本地客户 虚拟变量：1代表有本地客户，0代表没有本地客户

supf 是否有海外供应商 虚拟变量：1代表有海外供应商，0代表没有海外供应商

efo 研发合作经费支出 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

控制变量 age 企业年龄 2018−企业成立时间

ind 行业变量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的四位行业代码
进行分类

ht 是否高新技术企业 虚拟变量：1代表是高新技术企业，0代表不是高新技术企业
 
 

表 2列示了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 2可知，创新绩效（hts）的均值为

0.309，说明目前企业的高新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水平还不是很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

进一步提升；本地客户（users）的均值为 0.327，说明样本中产品或服务投向上海本地的

企业数量相对不多，大部分的产品或者服务投向了本地以外的区域；海外供应商（supf）
的均值为 0.061，说明有海外供应商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企业年龄（age）均值为 8.486，
说明样本中企业年龄相对较小，未来成长空间较大；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ht）的均值为

0.231，说明样本中有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所有变量的取值范围均处在合理区间

内，本文不再赘述。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ts 160112 0.309 0.414 0 1
users 160112 0.327 0.469 0 1
supf 160112 0.061 0.239 0 1
efo 160105 430.267 21398.800 0 4826988
age 160112 8.486 11.633 1 116
ind 160112 5659.048 2280.408 1320 9720
ht 160112 0.231 0.421 0 1

 
 

 （二） 模型构建

基于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文构建非平衡面板静态回归模型，采用豪斯曼检验确

定面板数据模型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检验结果支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由于本文样本的年份跨度较短，因此不考虑动态面板的情况。为了防止交

乘项与本地客户（usersit）、研发合作变量（efoit）存在高度共线性使模型估计产生偏差，

本文对研发合作变量进行中心化修正，得到新变量 c_efoit，然后生成一个去中心化后的

交乘项，再进行固定效应回归。通过中心化降低交乘项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的相

张珺涵，张　天，罗　津，罗守贵：供应链合作伙伴、研发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 

109



关性，以便不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基于此，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1. 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考察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验证研究假设 H1，本文构建如下基

准回归模型：
htsit = β0 + β1usersit + β2c_efoit + β3ageit + β4indit + β5htit + μi + εit (1)

其中，htsit 指企业的创新绩效，usersit 指本地客户虚拟变量，c_efoit 指去中心化研发

合作经费支出变量。

 2. 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考察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验证研究假设 H2，本文构建如下

基准回归模型：
htsit = β0 + β1supfit + β2c_efoit + β3ageit + β4indit + β5htit + μi + εit (2)

其中，htsit 指企业的创新绩效，supfit 指海外供应商虚拟变量，c_efoit 指去中心化研

发合作经费支出变量。其他为控制变量。

 3. 研发合作的调节效应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本地客户（usersit）与研发合作（c_efoit）的交乘项，考察研

发合作在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调节作用，验证研究假设 H3，本文构建

如下调节效应回归模型：
htsit =β0 + β1usersit + β2c_efoit + β3users × c_efoit + β4ageit + β5indit+

β6htit + μi + εit (3)

其中，htsit 指企业的创新绩效，usersit 指本地客户虚拟变量，c_efoit 指去中心化研发

合作经费支出变量。

在模型（2）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海外供应商（supfit）与研发合作（c_efoit）的交乘项，考

察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检验研究

假设 H4。
htsit =β0 + β1supfit + β2c_efoit + β3supf × c_efoit + β4ageit + β5indit+

β6htit + μi + εit (4)

其中，htsit 指企业的创新绩效，supfit 指海外供应商虚拟变量，c_efoit 指去中心化研

发合作经费支出变量。其他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部分采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模型（1）和模型（2），检验供应链合作伙

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1. 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检验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本文按模型（1）进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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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 结 果 如 表 3列

 （1） 所 示 。 结 果 显

示，本地客户（users）
对外资企业的创新

绩效（hts）具有积极

的 提 升 作 用 ， 且 在

1% 的 水 平 上 显 著 ，

假 设 H1得 证 。 即

对于具有海外知识

优势的外资企业，具

有本地知识优势的

本地客户的知识能

够与其海外知识优

势形成互补，有利于

提高企业创新。

 2. 海外供应商

对内资企业创新绩

效的影响

针对内资企业，实证分析海外供应商（supf）对其创新绩效（hts）的影响，验证研究

假设 H2。回归结果如表 3列（3）所示，可以看出，海外供应商（supf）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上对企业的创新绩效（hts）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假设 H2得证。即对拥有本地知识

优势的内资企业来说，拥有海外知识优势的海外供应商能够有效补充其海外知识的

不足，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二） 调节效应检验

本部分依据模型（3）和模型（4），检验研发合作（c_efo）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 3
列（2）和列（4）所示。

 1. 研发合作在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通过本地客户（users）和研发合作（c_efo）交乘项的引入，实证结果显示研发合作

 （c_efo）能够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调节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

 （hts）的积极作用，假设 H3得证。即研发合作能够有效调节外资企业对本地客户知识

的吸收与整合，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2. 研发合作在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通过海外供应商（supf）和研发合作（c_efo）交乘项的引入，得到交乘项实证结果如

表 3列（4）所示，结果显示，研发合作（c_efo）会正向调节海外供应商（supf）对内资企业

创新绩效（hts）的积极作用，假设 H4得证。即研发合作在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

绩效的影响中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能够有效促进海外供应商向内资企业的知识转移

 

表 3    供应链合作伙伴、研发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固定效应实证结果

变量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1）基准回归  （2）调节效应  （3）基准回归  （4）调节效应

users 0.083*** 0.083***

 （0.008）  （0.008）
supf 0.018*** 0.018***

 （0.006）  （0.006）
c_efo 0.000*** 0.000**

 （0.000）  （0.000）
users×c_efo 0.000*

 （0.000）
supf×c_efo 0.000*

 （0.000）
age 0.003*** 0.00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ind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t 0.222*** 0.221*** 0.190*** 0.190***

 （0.011）  （0.011）  （0.004）  （0.004）
constant 0.440*** 0.440*** 0.782*** 0.782***

 （0.030）  （0.030）  （0.010）  （0.010）
样本数 22298 22298 128130 128130
企业家数 11730 11730 49766 49766
　　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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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合。

 （三） 异质性分析

内外资企业对海外供应商或本地客户知识的整合，需要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从海

外和本地知识互补的角度来看，这种研发合作是否有最优的研发合作广度选择？是否

来自某个区域的研发合作更有利于发挥调节作用？由于本文的样本在统计企业研发合

作开发广度时，对来自国外的研发合作统计口径较粗，未能体现研发合作的国际差异

性，为进一步检验内资企业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带来了限制，但本文的样本对国

内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统计较为细致，为检验外资企业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提供

了可能。

本部分基于外资企业研发合作的不同开放广度（采用企业研发合作伙伴的区域广

度衡量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企业研发合作伙伴分别分布在上海、国内其他地区以及海

外，企业的研发合作只有一种地区取 1，有两种取 2，三种都有取 3），分析本地客户对外

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1. 不同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考虑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依据不同开放广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本地客户（users）对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及研发合作的调节

作用，实证结果如表 4所示。表 4列（1）、列（3）和列（5）的结果显示，只有在开放广度

为 1时，本地客户（users）对企业创新绩效仍然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随着外资企业研发

合作广度的提升，本地客户（users）对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不再显著，即对于外资企

业来说，过高的研发合作广度，不利于其对本地客户知识的利用。同时，列（2）、列（4）和

列（6）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开放广度水平下，研发合作（c_efo）没有显著

的调节作用。

表 4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分析固定效应实证结果

变量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1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2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3

 （1）基准回归  （2）调节效应  （3）基准回归  （4）调节效应  （5）基准回归  （6）调节效应
users 0.065*** 0.065*** −0.008 −0.008 −0.029 −0.006

 （0.009）  （0.009）  （0.047）  （0.048）  （0.166）  （0.171）
c_efo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users×c_efo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ge 0.002*** 0.003*** 0.049*** 0.049*** 0.037 0.040

 （0.000）  （0.000）  （0.008）  （0.008）  （0.035）  （0.036）
ind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t 0.192*** 0.192*** 0.221*** 0.221*** −0.219 −0.210

 （0.011）  （0.011）  （0.071）  （0.072）  （0.170）  （0.172）
constant 0.458*** 0.458*** 0.043 0.044 −0.006 0.174

 （0.032）  （0.032）  （0.175）  （0.176）  （0.560）  （0.639）
样本数 19379 19379 2384 2384   535   535
企业家数 10316 10316 2005 2005   468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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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同区域研发合作的异质性分析

表 4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 1时，本地客户（users）对企业创新

绩效（hts）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下面探索企业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 1的情况下，即研发

合作的伙伴分别只来自上海、国内其他地区及海外一个区域时，采用分组回归，实证分

析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影响过程中，来自不同区域研发合作

 （c_efo）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 5所示。表 5列（1）为研发合作伙伴仅来自海外的实证结

果，列（3）为研发合作伙伴仅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实证结果，列（5）为研发合作伙伴仅来

自上海本地的实证结果，三个模型的实证结果均显示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

绩效的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进一步考虑不同组别研发合作（c_efo）的调节作用，结果

如表 5列（2）、列（4）和列（6）所示。列（2）为研发合作伙伴来自海外时的实证结果，结果

显示来自海外的研发合作不能显著调节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

响。而列（4）和列（6）显示，研发合作伙伴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或者上海本地时，研发合作

 （c_efo）在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即

外资企业虽然有外来优势，但仍然需要本地客户的本地知识对其形成补充，需要与既了

解当地情况又相对具有海外知识的当地研发伙伴合作，才更有利于对本地客户知识的

开发和利用，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供应链合作伙伴、研发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

稳健性检验。

 1. 对基准回归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表 6列（1）和列（2）结果显示，本地客户（users）对外

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提升仍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研发合作（c_efo）仍然显著正向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 1

变量
研发合作仅来自海外 研发合作仅来自国内其他地区 研发合作仅来自上海

 （1）基准回归  （2）调节效应  （3）基准回归  （4）调节效应  （5）基准回归  （6）调节效应

users 0.206*** 0.203*** 0.094*** 0.144*** 0.052** 0.057**

 （0.059）  （0.059）  （0.022）  （0.025）  （0.024）  （0.025）
c_efo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users×c_efo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ge 0.006*** 0.006*** 0.003*** 0.003*** 0.002*** 0.002***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ind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t 0.137*** 0.136*** 0.146*** 0.146*** 0.211*** 0.209***

 （0.039）  （0.039）  （0.013）  （0.013）  （0.028）  （0.028）
constant 0.225* 0.224* 0.475*** 0.461*** 0.461*** 0.458***

 （0.123）  （0.123）  （0.038）  （0.037）  （0.091）  （0.091）
样本数 2085 2085 11172 11172 6122 6122
企业家数 1098 1098 6675 6675 4218 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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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这种影响，与原

模型结果一致。表 6
列（3）和列（4）结果

显 示 ， 海 外 供 应 商

 （supf）对内资企业创

新绩效（hts）的提升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研发合作（c_efo）仍

然正向调节这种影

响，与表 3中固定效

应模型结果基本一

致。这说明稳健性

检验结果支持原模

型的结果。

 2. 对内资企业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

异 质 性 的 稳 健 性

检验

本部分仍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进行稳健

性检验，结果如表 7和表 8所示。

表 7列（1）和列（3）可以看出，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 1和 2时，本地客户（users）对于

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提升仍然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提高，在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基准回归和调节效应

变量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1）基准回归  （2）调节效应  （3）基准回归  （4）调节效应

users 0.092*** 0.092***

 （15.86）  （15.85）
supf 0.076*** 0.075***

 （15.92）  （15.89）
c_efo 0.000*** 0.000** −0.000 −0.000

 （3.76）  （2.34）  （−0.41）  （−1.10）
users×c_efo 0.000**

 （2.11）
supf×c_efo 0.000

 （1.50）
age 0.001*** 0.001*** −0.002*** −0.002***

 （2.67）  （2.65）  （−19.90）  （−19.90）
ind 0.000*** 0.000*** −0.000*** −0.000***

 （14.00）  （14.02）  （−71.58）  （−71.58）
ht 0.208*** 0.208*** 0.277*** 0.277***

 （26.98）  （26.94）  （85.08）  （85.09）
constant 0.088*** 0.088*** 0.488*** 0.488***

 （8.49）  （8.49）  （138.15）  （138.14）
样本数 22232 22232 128204 128204
企业家数 11700 11700 49787 49787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研发开放广度异质性

变量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1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2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3

 （1）基准回归  （2）调节效应  （3）基准回归  （4）调节效应  （5）基准回归  （6）调节效应

users 0.032*** 0.032*** 0.037** 0.037** 0.014 0.000
 （5.16）  （5.21）  （2.00）  （1.98）  （0.31）  （0.01）

c_efo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19）  （2.42）  （0.72）  （0.36）  （0.73）  （−1.01）

users×c_efo 0.000 0.000 0.000
 （1.57）  （0.39）  （1.48）

age 0.001*** 0.001*** −0.004*** −0.004*** −0.001 −0.001
 （3.43）  （3.41）  （−3.22）  （−3.23）  （−0.47）  （−0.55）

ind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2.42）  （12.43）  （3.78）  （3.79）  （−2.51）  （−2.55）
ht 0.193*** 0.193*** 0.085*** 0.085*** 0.082* 0.081*

 （24.42）  （24.39）  （3.79）  （3.78）  （1.87）  （1.85）
constant 0.075*** 0.075*** 0.443*** 0.443*** 0.665*** 0.682***

 （7.25）  （7.25）  （12.11）  （12.11）  （8.06）  （8.21）
样本数 19321 19321 2376 2376 535 535
企业家数 10287 10287 2000 2000 468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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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 3时，列（5）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不再

显著，基本支持了表 4中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即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过高的研发合作广

度，不利于其对本地客户知识的利用。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 1时，来自不同区域的研发合作（c_efo）调节作用的稳健性检

验结果如表 8所示。表 8列（5）显示，在研发合作（c_efo）仅来自上海时，本地客户

 （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有显著正向影响，列（4）和列（6）的结果显示，来自国内

其他地区和本地的研发合作（c_efo）能够正向调节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

 （hts）的影响，基本支持表 5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从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角度，研究具有不同知识禀赋的内外资企业如何利

用不同供应链合作伙伴的知识提升其创新绩效。基于获取互补性知识的诉求，研究发

现，具有海外知识优势的外资企业，可以从与本地客户的合作中获益，后者为它们提供

了互补性的本地知识；具有本地知识优势的内资企业，可以从具有更全球化知识的海外

供应商获得互补性知识，且企业的研发合作正向调节这种海外与本地知识的互补。本

文得到以下结论：

 （1）外资企业应重视对其本地客户的开发与利用，并加强与本地和国内其他地区相

关组织的研发合作，合理控制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以提升其创新绩效。本地客户对当地

情况更为了解，与外资企业本身的海外知识优势形成互补，可以补充外资企业本地知识

的不足。同时，应加强引入外界特别是来自本地和国内其他地区相关组织的研发合作，

表 8    稳健性检验结果：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 1

变量
来自海外 来自国内其他地区 来自上海

 （1）基准回归  （2）调节效应  （3）基准回归  （4）调节效应  （5）基准回归  （6）调节效应

users 0.062** 0.061** −0.010 −0.010 0.114*** 0.118***

 （2.11）  （2.04）  （−0.87）  （−0.84）  （7.63）  （7.66）
c_efo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2）  （2.23）  （1.17）  （−0.15）  （−1.03）  （−1.10）
users×c_efo 0.000 0.000 0.000

 （0.54）  （1.51）  （1.13）
age 0.001 0.001 0.000 0.000 0.001*** 0.001***

 （0.55）  （0.55）  （0.38）  （0.33）  （2.64）  （2.65）
ind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5.81）  （5.81）  （7.56）  （7.57）  （9.82）  （9.82）
ht 0.175*** 0.175*** 0.197*** 0.197*** 0.162*** 0.162***

 （7.94）  （7.93）  （13.97）  （13.94）  （16.51）  （16.48）
constant 0.068** 0.068** 0.090*** 0.090*** 0.070*** 0.069***

 （2.22）  （2.22）  （4.86）  （4.87）  （5.34）  （5.32）
样本数 2085 2085 6095 6095 11141 11141
企业家数 1098 1098 4200 4200 6661 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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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外资企业对本地知识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水平，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此外，外资

企业应控制自身研发合作的广度，过于广泛的研发合作有可能造成知识过载，不利于企

业对其本地客户知识的开发利用。

 （2）内资企业应加强与海外供应商的对接与合作，同时加大研发合作力度，提升海

外知识利用水平。拥有更多本地知识的内资企业，应从海外供应商获得更全球化的知

识支撑；同时，海外供应商的知识需要研发合作的整合，才会更有效地形成内资企业本

地与海外知识的互补，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二） 建议

本文的结论为管理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当企业需要从外部获取创新知识时，

管理者应基于企业自身的知识禀赋，考虑互补知识的获取需求，并基于这种需求建立研

发合作。原则上，管理者可能希望探索与所有类型合作伙伴知识的互补性，然而，过多

的合作主体会增加企业知识管理的复杂性，找寻互补性相对较高的合作伙伴，对企业来

说是较为理性的选择。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外资企业应加强与本地

客户的合作，获取企业需要的互补性本地知识，可以将一些部门安置在客户物理位置附

近，降低获取客户知识的交易成本，同时加强与本土即具有本地知识优势又具有国际视

野的相关组织的研发合作，提升对本地客户本地知识的消化吸收水平；内资企业应加强

与具有海外知识优势的海外供应商的合作，与自身的本地知识优势形成互补，同时需注

重在对海外供应商海外知识的转移和利用中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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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found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150428 sample  from 61496 domestic  and  foreign  technology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mentary  knowledge  between  local  and  overseas,  and  uses  a  fixed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how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knowledge  endowments  can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utilizing  th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supply chain partners, and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for  foreign enterprises
with overseas knowledge advantages, local customers with local knowledge advantages can
effectively  supplement  their  local  knowledge  deficiencies,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rom local  organizations  can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process.  For  domestic  enterprises  with  more  local  knowledge,
overseas  suppliers  with  overseas  knowledge  advantages  can  effectively  supplement  their
lack of overseas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is process is
also  positively  regulated  by  enterpri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and  overseas  knowledge  complementarity,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local and overseas knowledge endowments
can  use  the  knowledge  of  supply  chain  partners  differently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enterprises' innovation management of supply chain partners.

Key words:  Foreign enterprises；Domestic enterprises；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
operation；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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